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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引导后辈跟上步伐，晚年还在助手的

帮助下指导研究生。他一生走遍了大半个

中国，掌握了很多地质资料，非常博学，

人称“活字典”，很多人有问题都愿意找

他，他也能给予让人满意的回答。

父亲在教书育人的同时，还十分关注

国家的需要，随时投入到建设需要的艰苦

的资源调查和研究中。抗战期间的1938年
1月，应资源委员会要求，在湖南平江、

桃源、常德、沅陵一带考察金矿，写成

《湘东湘西金矿视查报告》。1938年8月，

资源委员会再次请他考察西康（现四川）

的金矿，调查了盐边、盐源、木里、盐

东、冕宁、会理、德昌、米易一带，这项

工作持续了一整年，直到1939年8月他才

回到昆明，之后写成三篇有关金矿的考察

报告。1942年他又协助系主任孙云铸与云

南省建设厅合作，成立云南地质调查所，

全体教师积极参与矿产地质调查工作，服

务社会，支援抗战。解放后，父亲更加踊

跃地投身新中国建设，向地质工作计划指

导委员会和燃料工业部提供建议，参加多

种地质学科专业会议，并参与刘家峡、三

门峡、三峡水库的工程地质考察等项目。

纵观父亲一生，为使饱受列强侵略的

祖国能屹立于民族之林，他献身地质事

业和教育事业60余载，勤奋严谨、以苦为

乐，与同事们团结协作，尽力为后辈提供

良好基础。六十寒暑，时代变迁，他看到

祖国面貌日新、逐渐强大而欣慰驾鹤西

去，堪称含笑期待后来人！

（摘编自《文汇报》，2023年12月24日）

2023年底，在阿联酋举行的联合国气

候大会（COP28），是解振华（1973级工

物）感到“最困难的”一届。2023年12月
9日举行的中国代表团新闻会上，这位75
岁的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说：“有200
多个问题要解决，我们要做减法，做加法

容易，做减法难……有些国家坚决反对淘

汰或减少化石能源，有的国家则非常坚决

要淘汰化石能源，还有一些国家提出一些

折中的方案。现在到底是什么方案，怎么

去解决？”

他还是一如既往的坦率，不照本宣

科，也不用外交辞令，人们已经十分熟悉

他一口天津普通话、语速不快却掷地有声

的发言。十几年来，他的形象似乎没有变

“气候特使”解振华  谈判桌上16 年
○霍思伊

化过：笑起来显得宽厚、亲和，但当他严

肃起来，没有人能忽视他。

2023年，是这位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

使坐上谈判桌的第16年。2007年，时任国

家发改委副主任的解振华在联合国气候大

会上首次亮相。他经历了全球气候谈判的

所有戏剧性现场，走过了中美气候合作的

波峰与波谷。

“没有人会怀疑他在真诚地投入”

解振华又熬夜了。

当地时间2023年12月12日晚9点，

COP28大会主席国无奈地宣布，原本计划

在下午结束的谈判，将持续到1 3日凌

晨3点。早上7点，大会发布了最终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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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文。

最终达成的《阿联酋共识》中，对分

歧严重的化石燃料问题，采用了“转型脱

化”的描述，即“在能源系统中转型摆脱

化石燃料”，而非此前争吵最多的“减少

还是淘汰”。这个最新表述，与会前中美

发布的《关于加强合作应对气候危机的阳

光之乡声明》（以下简称《阳光之乡声

明》）中的立场一致。

中国气候谈判首席代表苏伟透露，在

谈判陷入僵局的关键时刻，正是中美“一

起当面做大会主席工作，主动提出案文措

辞”。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起到

了关键作用。

每年的联合国气候大会期间，解振华

的时间“是按分钟来排的”。中国能源

研究会常务副理事长、国家气候变化专

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周大地（1970届工物；

1982届硕，建筑）对记者形容。他说，大

会期间，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不同团

体代表、各种国际组织“一天到晚都要

找解”，他的休息只能见缝插针，“找个

房间眯一会”，有时要熬通宵到凌晨四五

点。“我们都劝他要注意休息，他的腰和

腿不太好，但一投入到谈判工作，就完全

忘了这些。”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

国区总裁邹骥（1979级环境）说。

在国际气候谈判舞台上，少有人可以

像解振华这样同时获得发达国家和发展中

国家的信任。“关键阶段，他可以使事情

顺利解决。”这是来自一位老对手兼老朋

友托德·斯特恩的评价。2009年至2016年
担任美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的斯特恩对解

十分熟悉，两人共同经历了全球气候谈判

历史中最重要的几次大会：从哥本哈根、

坎昆到德班和巴黎。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解振华是“发展

优先权”的坚定捍卫者。邹骥曾作为中国

代表团成员在2000年至2015年深度参与气

候谈判。到现在，他还记得解振华在2011
年南非德班气候大会最后时刻对发达国家

的抗议：“大幅度率先减排，减了吗？要

对发展中国家提供资

金和技术，你提供了

吗？……我们是发展

中国家，我们要发

展，要消除贫困，要

保护环境，该做的我

们都做了，你们还没

有做到，你有什么资

格在这里讲这些道理

给我？”

他的语速明显加

快，声音上扬，右手

频繁摆动。话毕，现

场爆发出热烈掌声。

这段话后来被中外媒

2023年 12月 2日，阿联酋迪拜，COP28主席苏尔坦·贾比尔（右3）、

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左3）、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右

2）等在 COP28 期间出席能源会议



人物剪影

清华校友通讯92

体反复引用，作为当年发展中国家与

发达国家激烈矛盾的历史注脚。从

2009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开始，此

后几年的谈判焦点都在如何理解“共

同但有区别的责任”。1997年通过的

《京都议定书》只要求发达国家承担

减排义务，因为它们是历史排放大

国，但后来，世界经济格局悄然发生

变化，欧美开始要求中国等发展中国

家也接受约束性减排指标。

面对这种要求，当时解振华明确

回应，要求中国在工业化过程中、在

人均GDP只有3000多美元的情况下，

承担更多减排责任，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中国自主采取的减排行动没有什么谈判

余地。”发达国家还将减排和援助问题绑

定到一起，提出“发展中国家采取减排行

动，是获得资金和技术的前提和条件”。

这才有了德班的一幕。

邹骥认为，解振华的谈判风格并不是

对抗性的。遇到分歧时，他首先想要“解

决问题”。他会要求双方各自亮出自己的

红线，“什么是不能碰的、是中方绝不会

让步的，什么又是可以商量的”。在维护

中国及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大是大非”

上，他坚持原则，姿态强硬，绝不含糊。

同时，他清楚意识到，气候危机是全人

类的危机，谈判是“要寻找各方的最大公

约数”。

《阿联酋共识》中的“转型脱化”路

径，是他参与推动的最近一个“最大公约

数”。苏伟表示，“转型脱化”要有一个

过程。这个过程中，需要解决两个问题：

一是减少排放，二是能源替代。这是中国

一直坚持的“先立后破”原则，不像“逐

步淘汰”那么极端。用解振华的话说：

2017 年，解振华学长 ( 右 ) 将其所获“吕志和

奖——持续发展奖”2000 万港币奖金全部捐赠清华。

图为时任校长邱勇为他颁发捐赠纪念牌

“这是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

解振华的气候谈判生涯中，上一个让

他兴奋的“最大公约数”来自2015年的巴

黎气候大会，谈判归来，他立即召开媒体

会称，《巴黎协定》是应对气候变化进程

中的一个里程碑，既提出还要继续坚持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也允许各国根据

自己的国情、能力和发展阶段来自主决定应

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不是“一刀切”。

多位和解振华一起参与气候谈判的受

访者说，除了坚持原则和灵活包容，真诚

才是解振华谈判时真正的“秘籍”。他讲

真话，从不回避问题，言而有信。他极有

耐心，谈判陷入僵局时，会主动倾听各方

的声音，做“穿针引线”工作。

在COP28召开期间，美国《外交政

策》发表了一篇长文，标题叫《气候特

使：谁能为之？》，文中回顾了解振华和

美国几任特使的交往过程，美国前总统奥

巴马的一位高级气候谈判代表这样描述解

振华：“他会用拳头敲击桌子，然后给你

个拥抱。但这么做之所以奏效的原因是：

没有人会怀疑他在真诚地投入。”



人物剪影

2024年（春） 93

解振华很擅长“交朋友”，他和很多

谈判对手都发展出良好的私人关系。他和

斯特恩互相访问对方的家乡，一起观看了

芝加哥小熊队的比赛，品尝了美式热狗。

“我们很友好，互相间开了很多玩笑，我

立刻就喜欢上了他，他是一个非常丰富多

彩（colorful）的人。”斯特恩说。

谈判桌下，他还带着欧盟气候委员康

妮·赫泽高到江苏基层，看中国的低碳城

市怎么建设。斯特恩卸任气候变化事务特

使后，每次来中国，解振华多忙都要见他

一面。中美在2021年恢复气候谈判后，有

次他对克里说：“我还记得，你当时抱着

孙女签署《巴黎协定》，这让我很感动，

我们都在为下一代工作。”中国工程院院

士、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国家气候变化

专家委员会顾问杜祥琬，是中国气候谈判

的重要“智囊”，他说，解振华之所以能

团结各方，正是因为他谈判时不只关注彼

此不同的国家立场，而是将对方视为活生

生的人，他在试图去理解每一个人。

“将国际国内结合得非常好”

解振华是典型的和新中国一起成长的

一代人。

1949年10月，他在天津出生。进入

1970年代时，他刚好20岁，以天津知青身

份，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六团下

乡，在那个由40多名知青组成的集体中，

解振华算是年龄较大的一位。

在冬天可达零下二三十度的东北山林

中，他们的任务是在小兴安岭腹地建立起

后方基地，一旦发生意外，可以让山外

的人转移进来。那时，解振华每天做的

事就是炸山挖洞、扛大木头，天气太冷，

馒头冻成了“铁块”，要用斧子砍着吃。

解振华腰上的老毛病，就是做知青时一次

卸货，不小心受伤落下的。多位受访者都

说，解振华不仅眼看世界，更难得的是他

还非常体察中国国情，这与他的这段插队

岁月有很深的关系。

解振华后来被国际社会广为赞誉的一

点，是不仅推动全球在气候问题上走向共

识，而且能将全球气候变化应对进程，转

化为国内气候政策的驱动力，反过来，中

国自身积极推动能源转型，也成为他国际

谈判的基础和底气。“解振华把国际国内

结合得非常好，既考虑到国内经济社会发

展的一些现实需要，也考虑到中国在应对

气候变化上的国际形象。”苏伟说。

结束知青生涯后，解振华在1973年进

入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毕业后留校从

事科研工作并任助教。1980年代，他进入

国家环保局，此后历任人事司司长、副

局长、局长。1993年6月，他接任局长时

只有43岁，此后在这个位子上一干就是十

多年。2006年末，解振华担任国家发改委

副主任，分管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领域，

正是在发改委期间，他开始关注气候变

化，参与国际谈判，并参与制定国内低碳

转型政策。

邹骥在六年后成为了解振华的直接下

属。在解的牵头下，2012年，国家应对气

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成立，邹

骥是中心的副主任。他介绍，这是一个国

家级智库，他到任后从“老解”那里接到

的第一个任务，是研究不同国家历史上人

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和人均GDP的关系，结

果显示，所有经济体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

都随着人均GDP“先增后减”，呈一条倒

U型曲线，曲线的拐点，就是现在所谓的

“达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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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发现，中国其实可以不走发达

国家的老路，通过能源转型等方法，以

较低的人均GDP水平达到较低的排放峰

值。”邹骥说。这项研究为中国后来提交

“国家自主贡献”奠定了部分科学基础。

“碳达峰”一词，也首次出现在2014
年发布的《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

中国计划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

值且将努力早日达峰。“当时成立这个中

心是有明确指向的，首先是为《巴黎协

定》做研究上的准备。此外，解振华让我

们最先去研究这个是有深意的，他已经敏

锐意识到中国虽然还是发展中国家，但可

能仍面临着未来要达峰的承诺，所以要去

研究这一点。而且，他也前瞻性地看到

了，应对气候变化对国内而言不仅是挑

战，还是机遇，能源转型背后有新的投资

需求、技术创新，中国可以抓住这个机

会，走在前面。”邹骥说。

后来，解振华解释，为何是“2030年
左右”，而不是“2030年之前”？一方

面，因为2014年到2030年间还有16年，根

据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阶段的特点，其间

面临很多不确定性。如果确定一个非常准

确的时间或者数字，并不科学；另一方

面，他也强调，中国确定这样的目标，实

际上是给自己建立了一个倒逼机制，促进

国内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转型升

级，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

 “讲一个道理让各方都能接受”

2009年12月，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发生

了非常戏剧性的一幕：美国时任总统奥巴

马和国务卿希拉里带着一众美国代表团的

高级外交官在没有提前约好的情况下，强

行闯入了“基础四国（ 中国和南非、印

度、巴西，英文简称BASIC）”领导人正

召开闭门会议的房间内，要求中国作出更

有力的减排承诺。

身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发改委副主任

的解振华当时也在现场。斯特恩当时就坐

在他的对面，他后来回忆，长达一个小时

的讨论中，当美方质疑，中方一些提法

“还不够好”时，解激动地脱口而出：

“你说还不够好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这还

不够好？”

这次大会最后只形成了一份不具法

律效力的《哥本哈根协议》，有评论认

为 “这是一次彻底的失败”，一些西方

媒体将失败归咎于中国在会上说“不”。

但事实上，大会召开前，中国就公布了控

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目标：到2020年单

位GDP二氧化碳排放要比2005年下降40％
~45％。解振华说，这一目标已经体现了

中方“所能做的最大努力”。

外部的压力在一定程度上源于中国自

身的快速发展，21世纪的前十年，中国经

济增速经历了高速增长，2010年，GDP总
量已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经济高速增

长带来能源消费和排放的增加。“一些西

方国家很担忧中国的排放成了脱了缰的野

马。”邹骥说。

从哥本哈根回来后，解振华立即召集

了主要谈判代表和专家开会，复盘哥本哈

根谈判，讨论下一步中国如何减排。天津

会议在这一背景下落地，于 2010年10月召

开。这是中国首次承办联合国框架下的气

候变化正式谈判会议，约3000人到场。在

邹骥看来，以此为起点，中国开始真正以

崭新姿态出现在国际气候谈判舞台上，更

强调自己要扮演一个积极的建设者。“这

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以前中国代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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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COP大会上发言都很少，这次却主动

出击”。

《巴黎协定》顺利达成后，清华—卡

内基全球政策中心能源和气候专家王韬

等人撰文指出，这见证了中国“在这个

最重要的全球环境治理舞台上”成为领

导者的华丽转身。据生态环境部统计，

中国已提前超额完成了2020年气候行动目

标，2022年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累计下降

超过51％。同时，中国在能源转型上也体

现出更积极的姿态：2020年9月，国家主

席习近平在联合国大会上首次宣布了中国

的“双碳”目标：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

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在“2030年左

右达峰”上更进一步。

周大地指出，推动中国能源转型过程

中，解振华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一方面，

对气候政策何时调整，他要求有足够扎实

的科学证据，他善于把各方专家的力量整

合起来做研究；另一方面，更为关键的

是，他能及时、充分和有效地把这些“科

学的声音”传导给领导层，并最终转化为

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

杜祥琬说，在政策的推动过程中，由

于各方分歧很大，解振华不仅要广泛听取

科学界的意见，还要在不同部委间协调，

因为气候变化涉及到能源、环境等方方

面面，最终“讲出一个道理让各方都能

接受”。

邹骥认为，解振华在推动国际国内气

候政策转变的过程中，之所以很有说服

力，是因为他的专业性很强，自身对气候

变化相关的科学问题研究很透彻。“‘老

解’不说英语，却成为国际气候谈判圈

如此有影响力的人物，在外人看来简直是

个奇迹。原因是什么？有次国际能源署署

长法蒂·比罗尔对我说，他和解振华之间

的交流，靠的是数据和专业知识，科学，

这才是大家之间的共同语言。所以在‘老

解’那里，能源转型是真正看得见、摸得

着的，一笔笔账他在心里算得很清楚。”

“他们能够认真倾听对方”

2023年11月4日到7日，73岁的解振华

与79岁的克里，在美国西海岸加州的安纳

伯格庄园举行会谈。这里有一个更广为人

知的名字：“阳光之乡”。解振华和克里

谈到深夜、谈到“加时赛”，但也抽空在

加州的阳光下一起扔飞盘，散步聊天。

最终，双方团队达成《阳光之乡声

明》。这是中美2021年重启气候变化谈判

以来的第三份联合声明，也是随后举行

的COP28大会期间最为世界瞩目的文件之

一。自从《巴黎协定》达成后，中美之间

能否达成“联合声明”，几乎成为全球

气候变化合作能否取得重大突破的关键风

向标。

2010年10月，斯特恩受邀来到解振华

的老家天津。美国气候特使乘坐了中国高

铁，在天津的工厂里实地了解了中国在提

高能效方面的工作，他还去解振华家中

和他的妻子、儿子共进晚餐。在“交朋

友”的基础上，解振华和斯特恩代表中美

两国进行了初步接触，形成了两条“默认

的”工作原则：第一，不再互相公开指

责；第二，谈判前，先把各自的“红线”

划清楚，在此之上寻找共同点。“中美此

后的双边谈判，大体遵循了这样的工作原

则。”邹骥评价道。

2014年春节刚过，斯特恩来到北京和

解振华会谈，希望和中方发布一些“共同

的东西”。邹骥是专家二轨谈判的中方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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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人。他回忆，那时发改委视频会议室

不够用，还得去借其他部委的会议室，

就这样开了无数夜会，每次对话完都要连

夜写成纪要，第二天一早就报给解振华。

老解更忙。中美谈判的同时，中欧之间、

“基础四国”之间也都在对话，都需要他

解决一个个复杂而具体的问题。当邹骥因

谈判满世界跑，“飞出了一张终身白金

卡”时，他也习惯了在路上随时接到“老

解”的电话，并以最简洁的方式汇报进

展。“那时候打国际长途挺贵的。” 邹
骥说。邹骥形容，在联合声明发布前复杂

而艰难的谈判中，解振华的角色“是一个

前线的指挥”。他指挥着一个庞大的队

伍，从谈判团队到专家、智库，要搞清楚

各方的诉求，包括对国内形势的判断，中

国的能源结构转型到哪个阶段了，未来还

要炼多少钢、搞多少水泥，能耗的前景是

什么。

2014年11月12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

平和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北京会谈，共

同发表了《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美

国前国家安全顾问桑迪·伯杰后来说，这

是25年来美国和中国“就任何事情所能发

表的最大联合声明”。克里在回忆录中写

道：“那一刻，我终于感觉到，我们已经

到了一个转折时刻……在北京，有一种真

正的可能性。”

联合声明立刻受到了全世界媒体的关

注。但在《巴黎协定》通过一年后，美国

进入特朗普时代，特朗普在其担任美国总

统的2017年至2020年，中美在气候变化等

诸多领域的对话合作也陷入停滞。拜登就

任总统后，美国决定重返《巴黎协定》。

2020年11月，美国前国务卿克里被重新任

命为总统气候问题特使。三个月后，解振

华成为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而这之前

解振华已经办理了退休手续，担任生态环

境部气候变化事务特别顾问和清华大学气

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院长。

生态环境部宣传教育中心原主任贾峰

分析，解振华退休后被委以重任再度出

山，彰显中央对气候谈判的重视和对解振

华的充分信任。

在中美关系跌宕起伏时期，解振华和

克里一直保持着接触。同时和两位特使交

往多年的苏伟指出，解振华和克里在气候

谈判的国际舞台上已交往了二十多年。两

人都是善于沟通的老手，虽对一些问题有

不同立场，但他们能够认真倾听对方，然

后向另一方坦诚表达己方立场。

杜祥琬说，解振华和克里都有一种

深切的责任心，他们都认为，中美两国

尽管有很多分歧矛盾，但气候变化是中

美之间为数不多能抓住的“结合点”之

一，要坚持住这个方向，促进中美关系的正

常化。

然而，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给《阳

光之乡声明》的落实以及中美气候合作的

未来前景，再度带来不确定性。邹骥说：

“‘老解’对此看得很清楚，第一步先要

谈成一个东西，第二步再去落实，这期间

需要克服各种不确定性，但无论如何，都

要向前走。”

在刚结束的COP28上，有外媒谈到了

解振华和克里之间的特殊关系，并对未来

的中美气候合作以及中美关系表达了担

忧。解振华回应说：“他（克里）今年已

经80岁，我今年75岁了，我们不会离开这

个领域，我们还会尽我们的努力来推动这

个领域的进程。”

（转自《中国新闻周刊》，2024年1月8日）


